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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溶洞惊魂
贝克镇[image: image2.png]


初遇
贝克镇正处于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时间也是一天里最热的午后，在这全年最热的时候，贝克镇上的居民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
“这边、这边。”戴着保护帽的工头正在一栋已经盖了五层的楼上吆喝着，指挥周围的工人把第六层临街一面的墙砌起来。在这栋楼下面的街上，有个老头儿摆了个水果摊，一位少年正站在摊前挑拣着。
“西瓜怎么卖？”少年边在几只西瓜上拍来拍去，边问道。
老人却并不答话，只“嗯嗯啊啊”地伸出几个手指，比画着价格。原来这个老人听不见声音，从神情来看似乎眼神儿也并不很好。明白这一点后，少年不再说话，专心挑拣。旁边不远处响起一个少女的声音：“拉德，去那边买些水果来。”
少年循声转头看去，路边正站着一位穿着普通，黑发齐腰的少女。被少女称为“拉德”的男子则是一身黑色正装，戴着墨镜，浑身上下散发着“保镖”的气息，正稳步向这边走来。
“什么啊，有个保镖跟着的话，打扮得再像个普通女孩又有什么意义呢？”少年这样无奈地想着。
拉德来到摊前谨慎地挑选了几个苹果交给老人，老人则用秤仔细地称重量，这时楼上工地本来有节奏的吆喝声突然嘈杂起来。
少年和拉德一起抬头看，只见六楼工地上的一些工人们紧张地扶着临街这面砌了一半的那堵墙。工头探出身来看到下方的水果摊，大声喊道：“快跑，墙要倒了，危险！”
少年连忙转身跳开一大步，拉德则迅速返回护住了少女往后退。
“快跑！”上面又响起了那个工头的喊声。少年回头一看，那个卖水果的老人因为听不见头上的动静，还待在原地没动。少年急忙停住脚步，对着老头儿比画起来，可那个老头儿并不能从少年笨拙的手势里领会到具体的意思。被拉德护送到远处安全区域的少女也着急地对着老人喊起来。
少年不管三七二一，反身跑回水果摊，一把抓住老人的胳膊往外拉，谁知因为老人经常干农活，少年竟然没能拉动。老人觉得莫名其妙，少年连忙指着上面的工地示意，老人顺着看去，却因为眼神不好，阳光又刺眼，没能看清上方的情况。这时六楼的工人们都正憋着气作最后的支撑，少年见普通手段不能让老人明白情况，只好想其他方法。
心急的时候脑子也动得特别快，点子马上就有了。他迅速拿起摊上的一只西瓜往地上狠狠一砸，顿时西瓜破裂，鲜红色的瓜瓤溅满一地，接着少年又抱起另一只西瓜转身就跑。
老人见状，从摊子下抽出一根竹棍，嘴里“呜呜啊啊”地追了出来。眼看要追上时，背后响起工人们的惊呼声，紧接着就是一阵飓风和随后而至的轰然巨响。
少年停步回头看，那堵墙在地上断成了几截，到处都是碎砖块，而水果摊已经完全被砸碎了，五颜六色的水果汁溅了一地。
老头儿被劲风吓到，回身看后就呆呆地站在那，本来捏在手中的竹棍也掉在了地上，这才明白过来少年刚才的用意，跪倒在地泪流满面。
少女上来安慰道：“人没事儿最好，摊子没了还能重新再来。”看出老人听不见声音后，少女也不多说话了，回头对少年道：“原来如此，难怪刚才我们怎样喊他都没用，亏你能想出抢西瓜这一招。”
少年尴尬地笑笑，才发现抢的西瓜还抱在手里。
工地上的工人们马上跑了下来，查看损失情况。工头也径直走过来，问各位道：“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得到没有人员伤亡的答复后，工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又指着地上的一片狼藉问：“这些水果是谁的？我们赔。”
少年道：“被砸的水果摊是这位老人的。”边说边指了一下，“但是他听不见说话。”
“是吗……”工头为难地皱了皱眉头，看了看跪在地上的老人，也蹲了下去开始比画起来。
拉德对少女轻声说道：“小姐，我们可以走了。”少女点点头，又对少年点头示意了一下，慢慢离开，转过街角不见了。
少年则留下来帮助工头和老人沟通，幸好工头和老人都不是蛮不讲理或小气的人，双方很快达成了赔偿协议。谢绝了老人的谢礼，少年也离开了此地。
走过几条街后，却正好看到刚才的少女和保镖从一间商店出来。少女也看到了少年，笑着挥了挥手，拉德则是点了一下头。这时突然从侧面闯出一个人影来，一把拽走了少女跨在胳膊上的小包，飞奔而去。
拉德没等少女的命令，夺步追了上去。那个人影正是冲着少年的方向而来，少年微微下蹲前倾，张开双手拦住去路。眼看就要被拉德和少年前后围住，那个人影却向路中间一闪，跳上了一辆接应的马车。少年暗骂了一声，和拉德一起追了上去。
可是人毕竟跑不过马车，两人离那辆马车越来越远，就要被甩掉的时候，前面路口突然冲出另一辆大马车来，两辆车都避闪不及，一下撞在了一起。驾车的人当场撞在大马车的车门上没了气息，抢包的那位则从座位上被甩了出去，摔在前面十来米的路中央。少年和拉德急忙上前查看情况，发现坐在大马车里的是一位正赶去刚才失事工地的警察。发生了交通事故，警察也连忙从车里出来查看情况。
那个抢匪虽然受了伤，但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从怀中掏出一把火枪。拉德见状立刻就势伏地，一把抓住少年护在身后，迅速往路边撤。抢匪对着拉德开了一枪，幸好拉德躲得快，本来瞄准胸口的弹丸只射中了拉德的右手下臂。大马车里出来的警察本来是位新人，这时也反应过来了，边慌张地从腰间掏枪边虚张声势地吆喝。可惜抢匪的动作更快，从怀里掏出另一把火枪直接打中了警察的要害。
趁着抢匪的注意力转到警察那边，拉德和少年已经沿着路边撤进了一个小弄堂。
抢匪击杀警察后，回头找不到拉德和少年，但因为不能在这里拖太长时间，只好站起来，朝街角蹒跚走去，然后过来另一辆黑色马车把他接走了。
少年躲在弄堂的阴暗角落里看着抢匪离开，说道：“这看着不像是一般的街头劫匪，肯定有什么来头。”拉德却没有答话，只是“哼”了一声，用左手按着右臂上的伤口。
街上刚才吓呆了的行人围着撞在一起的两辆马车议论纷纷，有人一路小跑去附近的警局报警。拉德道：“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少年点头同意。
两人从弄堂出来，正好看到少女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拉德刚要说话，少女先惊呼了起来。少年顺目光看去，只见拉德右臂上一大片深色血迹，还不断有鲜血从按住伤口的手指缝间渗出来。拉德对少女道：“不用担心，这里危险，我们先回去再说。”
“不行！”少女断然拒绝，“你的伤要先包扎一下。”
少年也道：“恐怕伤到大血脉了，不马上包扎的话会失血过多。”正好看到街对面就有个诊所，少女径直走了过去，拉德只好无可奈何地跟上，少年也是为了感谢拉德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而跟着进了诊所帮忙。
诊所的医生看到了刚才的枪击事件，以为拉德和少年是无关路人被卷入警匪枪战，热心地帮拉德包扎伤口。拉德原来穿着的裤子和衬衣上都染了大片的血迹，只好全部扔掉，换上了诊所宽大的蓝白条纹病人服，墨镜也被摘掉了，皮鞋则换成了拖鞋。也许是从来没见过拉德这样的穿戴，少女忍不住笑了出来，拉德也是一副不自在的样子。
正尴尬时，屋外蹄声嘈杂，几辆马车停在路中间，然后响起了砰砰的开车门声，显然是接到报警的警察到了。诊所的门被人用力地推开，进来一个穿着米黄色风衣的男子和两名警察。男子指着屋里的三个人道：“枪击警察的凶手就是他们几个！”
说着两名警察举枪瞄准，示意三人不许动。少女着急道：“凶手不是我们，那个人已经……”
黄衣男子打断道：“不用狡辩！”指着拉德，厉声道：“你右手臂上的枪伤，正是被牺牲的警察击中的。”
拉德解释道：“我的枪伤是被凶手射中的。要不是我们跑得快，恐怕……”
“废话少说！”然后对着两个警察道：“把这三人都抓起来带回去！”
“慢着！”少年大喊了一声，然后带着坏坏的笑意问黄衣男子道：“你怎么知道他右手臂有枪伤？”
被少年这么一问，大家都朝拉德看去。果然，虽然拉德穿着一身病号衣服，但宽大的衣袖完全遮住了右手臂，单从外表根本看不出哪里有伤口。
黄衣男子显然愣了一下，但马上辩解道：“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听到描述说，凶手右手臂中弹，藏在附近的小诊所里。”顿了一下又说道：“你们几个只有这位穿着奇怪的衣服，自然是为了掩饰手臂上的枪伤。”
少年示意拉德把右手的枪伤位置露出来，然后说道：“恐怕是报警的那人误会了。拉德的右手臂确实中了枪伤，但是请问，一个在这么靠近手腕的地方中弹的人，怎么可能使出力气开枪呢？”
这时一旁的医生也说话了：“枪击的时候我正好在窗边，我看到这两位是正好路过，被凶手射伤的。”黄衣男子默然不语。
这时诊所的门又被推开了，进来一位警官和几个警察。警官看到屋里的两个警察举着枪对准几个手无寸铁的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两个警察连忙放下枪，黄衣男子上前解释道：“我们发现了几个和枪击事件有关的人，正准备带回去审问。”
警官“嗯”了一声，让跟着的几个警察把三个人带走。黄衣男子恨恨地对先前的两个警察使了个眼色，然后出门一起钻进了后排的一辆马车走了。少年坐在前排一辆马车里看到了这一幕，心里越发觉得奇怪，于是对拉德道：“这个穿黄风衣的有点儿蹊跷。”
拉德道：“一进门就认定我是凶手，这种人也能当警察！”
少年沉吟道：“我正是怀疑他可能不是警察。”
坐在左边的少女道：“总之，谢谢你刚才为拉德解围，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少年答道：“我叫米亚。”
“我叫露娜，这位是拉德。”三个人自我介绍了一番。
不一会儿，警察清理场地和采集路人证言完毕，带着三个人回了警局。审问这三个人的正是后来带人进入诊所的那个警官。因为有多位路人的证言，所以审问的过程很简单，只是警方对于枪击案的起因——只是为了抢一只包而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米亚问警官道：“当时诊所里穿黄色风衣的那个人是你们警局的吗？”
警官回忆了一下道：“不是，可能是哪的私家侦探。”
“那两个警察呢？”
“嗯……当时没怎么注意。”
米亚低头不语，警官问道：“你的意思是那三个人很可疑？”
米亚道：“对，我怀疑那三个人是假冒的警察，但是我没有决定性的证据。”
“嗯……那你们再把那三个人的具体特征说说。”
录完证词，从贝克镇的警局出来时已是傍晚，米亚仍然一脸疑惑，露娜虽然丢了包，却看不出有伤心的样子。在来警局的路上露娜对拉德一阵耳语后，本来愁容满面的拉德也轻松了起来，这些让米亚更加确信今天这件事肯定有什么背后的秘密。但既然刚才在警局的时候露娜和拉德都没多说什么，自己这个外人也就不好深入追究了。和两人在警局前告别后，米亚挥去脑海里的问号，回到了投宿的小旅馆。
第二天，米亚起了个大早，按计划，他今天要到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溶洞游玩。米亚正在周游世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周围的各个景点逛一下。收拾好背包，他离开旅馆向西郊的山区进发。
出了小镇后，周围明显就冷清起来，米亚沿着乡村小路不紧不慢地走着。
走了一个多小时，远远望见进入山区的路口那儿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树荫下隐约有几个或坐或站的人。走近后，米亚一眼就认出了穿着蓝色外套，打扮依然很朴素的露娜。露娜也看到了米亚，又惊又喜地挥手招呼着。
米亚小跑着来到大树下，却发现树荫下其他的几个人都一脸疑惑地上下打量着他。露娜连忙站起来向大家介绍道：“这位就是米亚，昨天帮我和拉德解围的人。”
其他人都“哦”了一声，看米亚的眼神却更加好奇了。见米亚这么尴尬，露娜又向他介绍道：“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今天去城西山区里的大溶洞玩儿，你呢？”
“我也是想去那个溶洞，真是巧啊……”
“太好了！这样就更热闹了。”露娜神情一转，不等米亚说话，又接下去说道：“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大家。”
虽然露娜只是简单地挨个介绍了一遍，但米亚还是记住了每个人的名字。这里除了米亚和露娜外还有八个人，其中有五个是男的：杰克、鲍尔、科恩、帕克和麦伊；另外三个是女的：芙兰、凯特和杰西卡，而帕克、鲍尔和芙兰这三人看上去应该过了二十岁，其他几个都和米亚、露娜的年纪差不多。米亚和这些人一一打过招呼，在旁边随便找了个地方，放下背包后坐下休息。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露娜招呼大家起身继续上路。米亚看着露娜和那些人说笑的样子，又想起了昨天那个蹊跷的案件。正发呆间，露娜过来拍了下米亚的肩膀，说道：“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一起走吧。”说着把米亚拉了起来。
杰西卡过来问米亚道：“听露娜说，昨天你非常聪明地解决了两次危机，让人印象很深刻。”米亚不好意思地笑笑。
科恩问道：“你看侦探小说吗？”
“偶尔吧，只看过一些经典的。”
“那正好，我这里有几个侦探推理题，反正离溶洞还要走两个多小时，路上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凯特抗议道：“什么啊，不会很无聊吗？”
科恩笑着回道：“你当成故事听就行了。”
露娜也饶有兴趣的样子，大家就边走边听科恩讲第一个故事。科恩环视一圈后，慢慢说道：“有个绑匪绑架了一位贵族的独生子，要求那个贵族把赎金装在手提包里，并于第二天晚上十二点让他的管家一个人在一处花园的雕塑旁边挖一个坑埋进去。贵族心急如焚，决定一边按照绑匪的要求行动，一边派仆人们埋伏在花园的四周进行监视。第二天晚上，贵族的管家带着装了巨额赎金的手提包赶着马车准时来到指定的花园，并按照绑匪的要求，在雕塑旁挖了一个坑把手提包埋起来，然后空手走了。埋伏的仆人们紧紧地盯着雕塑旁的动静，可是直到第二天中午还是没有看见有人来取钱，而贵族的儿子已经回家了。那个贵族不明白绑匪在耍什么花招儿，于是命人挖开雕塑旁的坑查看，发现手提包还在，可里面的钱却不见了！那个绑匪是怎么在仆人的严密监视下取走手提包里的钱的呢？”
然后科恩回头对凯特道：“怎样，这故事挺有趣吧？”
凯特不满道：“听着像鬼故事。”
“哈哈，这个故事里可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元素哦，绑匪是个普通人，只不过他的办法很巧妙，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
一旁的麦伊道：“绑匪要求准时把赎金放在雕像旁挖的洞里，这一点很让人起疑。会不会是在雕像下有什么可以藏人的地洞，绑匪先藏身在里面，等手提包埋下后，绑匪从藏身的地洞开始挖到手提包拿钱，等仆人离开后再逃出来。或者干脆就是绑匪事先已经挖好了通往雕像底下的地道，拿到钱后就顺着地道逃跑了。”
科恩沉吟了一下道：“你这个猜测可以解释为什么钱会在众多仆人的视线下凭空消失，但是这个方法有很大的操作难度。先不说挖地道到雕像底下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绑匪只交代说‘在花园的雕塑旁边挖一个坑埋进去’，并没有规定要埋在雕像的哪个方位，‘旁边’具体是多远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绑匪也许能在地洞里听到管家挖土的动静，但以人类的耳朵在地底下要精确辨认出声音来源的方向和距离是很困难的。所以用你这种方法的话，绑匪会因为分辨不出手提包埋在哪个方向而作案失败。”
大家都点头称是，看来很多人本来都是想的这个方法。凯特道：“绑匪会不会其实是某个仆人呢？在挖开坑查看的时候先把钱拿走，然后谎称手提包是空的。”
“挖坑查看手提包时所有的仆人都在场，所以绑匪是没机会做小动作的。顺便补充一句，绑匪只有一个人，他并没有贿赂收买或者串通谁。”
本来想说是仆人集体作案的凯特把话吞了回去，众人边走边摸着下巴想，怎么才能在严密的监视下取出埋在地下的手提包里的钱呢？这时米亚说话了：“有这么多人在四周不同角度监视，绑匪根本不可能碰到埋下去的手提包，所以那只埋下去的手提包本来就是空的。”
“咦？那里面的赎金呢？”凯特不解。麦伊“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过来。米亚道：“管家埋下去的根本就是个空包，里面的钱恐怕在他来花园的路上就已经转移了。”
科恩点头公布答案道：“没错没错，绑匪就是那个管家。”
众人纷纷摇头。“这个太难了，有没有简单点儿的？”走在前面的鲍尔就问道。
“好，那我讲两个简单的。”
科恩想了一会儿，说道：“有了。有一位老画家发现家里一幅名贵的画丢了，只好马上报警。画家回忆起来昨晚在床上失眠的时候确实有听到一声异常的声音。警察询问画家听到异响的具体时刻，老画家回忆道：‘当时我也没看具体是什么时间。我只记得先是听见挂钟敲了一下，过了一阵又敲了一下，然后过了一阵又听到钟敲了一下，就在这时候听到的异响。’警察们查看了老画家家里的钟，是一个功能正常的老式挂钟，在整点的时候会报时，时间到几点钟就敲几下，并且每到半点时也会敲一下。据此能知道画家听到异响的时刻吗？”
鲍尔边想边说道：“画家连续三次听到的都是敲了一下吗？敲一下说明是半点钟，可是两下半点钟之间又该有个整点，那个挂钟的功能又是正常……等等，我知道了，一点也是敲一下的，所以第三次是……一点半！”
“答对了。”科恩道。
帕克抱怨道：“这个太简单了，来几个稍微有挑战性的。”
科恩笑道：“你们还真挑剔。”
很快科恩就有了新的段子：“有三个小偷合伙偷来了一颗价值连城的钻石，他们在如何保管赃物上达成协议：‘在未兑成现款之前，将钻石锁在一个盒子里由三人一起保管，必须三个人同时同意才能取出钻石。’一天他们去浴室洗澡，便把装着钻石的盒子交给浴室老板保管，并吩咐必须三个人同时同意才能交回盒子。在洗澡时，丙提出向老板借把梳子，并问甲、乙是否需要，二人都说：‘需要。’于是丙到老板那里向老板索取盒子，老板见不是三人同时来的，就拒绝了。丙向老板解释，是另外二人要他来取的，并大声对甲、乙喊：‘是你们要我来取的吧？’甲、乙还以为说的是梳子，就随口应道：‘是的。’老板听后无话可说，便把盒子交给丙，丙带着盒子逃走了。甲、乙二人等了好久仍不见丙回来，感到事情不妙，忙来找老板要盒子，发现已被丙骗走了，于是揪住老板要求赔偿。老板辩解说是征得了他们二人同意后才交给丙的，二人则坚持说丙当时问的是梳子。正僵持不下时，老板灵机一动，说了一句话，二人听后，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你们知道老板究竟说了句什么话吗？”
“老板说要报警处理吧，这样两人就不敢在浴室纠缠了。”不知谁先说了句，但这显然没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因为小偷不在浴室纠缠也会换个地方纠缠，这并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众人想了一会儿也没能想出能搞定这两个小偷的话，便看向科恩等着他公布答案。这时米亚说话了：“我想出一句话，可以让那两个小偷无话可说地乖乖离开。”
“怎么说？”众人一齐问道。
米亚道：“只要反过来利用先前定下的约定就行了。老板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之间的约定，需要经过你们三人同时同意，我才可以交回盒子。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在，所以我不能交出来。你们快去把另外那个人找来吧！’”
众人一阵大笑，麦伊叹道：“真是绝了。”
“接下来的更难也更有趣，是关于在被监视的情况下怎么传递信息的。”科恩神秘地说道，“一位夫人在旅店被歹徒挟持，歹徒逼迫她当着他们的面给家里报平安，她只好照办。在电话里，她说道：‘亲爱的，您好吗？我昨晚不舒服，不能陪您去酒吧，现在好多了，多亏旅店老板送的特效药。亲爱的，不要和我这样的坏人生气，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请您原谅我的失约，我的病很快就会好了。今晚赶过来向您当面道歉，可别生我的气呀！好吧，再见！’虽然啰唆了点儿，但好歹报了平安，歹徒就没计较。谁知五分钟后警察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歹徒不得不举手投降，原来接电话的丈夫听完电话后就马上报了警。那么，这位夫人是怎么做到让丈夫知道自己深陷危险的呢？”
“哎呀，这个我知道。”刚才一直没言语的芙兰说话了，“可以和丈夫事先商定一个关键词，这个词在平常注意不说，只在自己身陷危险又不能明说的情况下使用。那通电话有几个词汇很可疑，比如‘特效药’，粗看没什么，但仔细想想又是日常对话很少用到的词。”
杰克也说道：“我和凯特就约定了这样的一个词汇。另外为了防止有时候不小心说出来导致对方误解，我们还约定辅助更加明显的暗示。比如那位夫人在电话中提到自己昨晚不舒服不能陪丈夫去酒吧，如果昨晚两人根本就没这个约定或者夫人昨晚其实陪着去了酒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暗示。”
米亚这才知道原来杰克和凯特是一对情侣。科恩不急不慢地说道：“你们的方法确实可以传递自己身陷危险的信号，但这就是极限了，故事中的夫人可是连自己在哪儿都让丈夫知道了。怎么做的呢，加入更多的关键词？这样反而很容易记错或混淆。”
这时露娜说话了：“我有个方法可以。要知道用手捂住话筒的时候，对方就会听不清。所以那位夫人在通话时，一讲到无关紧要的话，就用手按紧话筒，不让对方听到，而讲到关键的话时，就松开手。这样就能传递出非常复杂的信息。”
科恩道：“小姐你说对了，那位夫人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她丈夫在电话里只听到了这样一段话：‘我……现在……旅店……和……坏人……在一起……请您……快……赶过来……’众人纷纷表示想不到还能这样玩。
刚才那题被露娜快速解决，科恩难免有些不甘，又说道：“听这题，一位富翁死后，突然出现了两份遗嘱，两个受益人带着遗嘱去打官司。其中，第一份遗嘱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迹工整清楚，语言逻辑性强；第二份遗嘱是用圆珠笔手写的，字迹很像是富翁的，里面提出否定第一份遗嘱，并且强调因为是躺在床上仰面写成的，所以字迹有些凌乱。陪审团很多人都认为第二份遗嘱是真的的可能性很大，这时有一个律师出来用事实证明第二份遗嘱是假的，你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吗？”
科恩说完后，众人却沉默了，就连先前的讨论也没有了。过了会儿米亚说道：“因为圆珠笔能写出字，靠的是重力将笔油粘在钢珠上，而仰面躺床上的话，圆珠笔是没法长时间写字的，所以第二份是假的。”
科恩连忙道：“没错没错，必须要笔尖朝下圆珠笔的笔油才能顺利地出来。”可是大家好像都没了精神，米亚不明所以，只好也不再说话。
困守溶洞
沿着河谷拐了几个弯后，终于有人打破了这沉默的气氛。芙兰提议道：“我们这么多人，边走边玩儿‘杀人游戏’吧。”其他人也似乎为了避免尴尬而纷纷响应。
“可是我们多了一个人，怎么办？”麦伊问道。
杰西卡点了一下人数，也说道：“是啊，九个人正好，可是我们有十个人。”
“没事，正好我不会玩儿，你们玩儿吧。”米亚笑了笑，对其他人说。
露娜道：“第一次玩儿也没关系，规则很简单的。首先选一个人当‘法官’来控制比赛的进程，另外八个人则通过抽牌的方式来决定自己在游戏中的角色——两个抽到A的扮演‘杀手’，两个抽到K的扮演‘警察’，还有四个抽到其他牌的则扮演‘平民’。当然，在游戏开始之前每个人只知道自己的身份。”
米亚点头道：“嗯，所以是两个杀手、两个警察、四个平民和一个法官？玩儿的时候具体怎么个过程呢？”
露娜继续说道：“游戏开始后，‘法官’先宣布‘天黑请闭眼’，等大家都闭上眼后，‘法官’示意拿到杀手牌的人睁开眼并决定这一局要‘杀死’的游戏者。‘法官’确认‘杀手’们指认的想要‘杀掉’的那个人后，会说‘杀手请闭眼，现在请警察睁眼’。这样那两个‘杀手’便闭上眼睛，而拿到警察牌的‘警察’会睁开眼睛。警察可以‘指证’一名他们怀疑是‘杀手’的游戏者，而‘法官’则通过点头或摇头来告诉‘警察’指证是否正确。
“接着，‘法官’请警察闭眼后再让大家睁眼，然后宣布刚才被‘杀手杀掉’的那个人是谁。法官不会公布‘死者’的游戏身份，‘死者’则可以留下遗言供其他人参考。然后剩下的所有游戏者会依次发表意见，表明自己怀疑的对象。在所有被怀疑的人进行两轮发言以后，在场所有‘活着’的玩家一人一票地决定谁是‘疑犯’。得票高于半数的人被‘处死’，否则进入辩护环节，直至有人得到的怀疑票数高于半数。如果被‘处死’的确实是‘杀手’，‘法官’会宣布‘死者’没有遗言；如果被‘处死’的是‘警察’或‘平民’，‘法官’则会宣布‘死者请留遗言’，但不公布死者的具体身份。这样第一轮结束后第二轮开始，‘法官’再次宣布大家闭眼，让‘杀手’出来‘杀人’，‘警察’出来‘指证’，接着宣布‘死者’，所有人发言，然后投票，如此反复……”
米亚问道：“所以‘每一轮’都会有两人出局，一个是被杀手‘杀掉’的，一个是被大家怀疑而投票‘处死’的？已经出局的人还能参加讨论吗？”
“不能，留完遗言后，就只能在一边旁观了。最后如果所有的‘警察’或者所有的‘平民’全部死掉，而还有‘杀手’存活时，这一局就是‘杀手’获胜；如果所有的‘杀手’都死掉，而仍有至少一个‘警察’以及一个‘平民’存活，那么这一局就是‘警察’和‘平民’获胜。”
米亚点头道：“嗯，我还有一个疑问。‘杀手’在晚上‘杀人’时，能不能选择‘杀’自己或者另一个‘杀手’呢？”
“嘿！”芙兰笑道：“不愧是聪明人，刚听完规则就已经能想到这一步了。‘杀手’为了掩饰同伴的身份而选择‘自杀’，这也是有时候会用到的技巧。”
“好的，规则我大体明白了，就先看你们玩儿一局吧。”
露娜道：“好啊，等你看我们玩儿一局后应该就会了。我们玩儿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平民’，和‘平民’一起闭眼睁眼，然后根据得到的信息，推测谁是凶手。不过你可不要说话啊。”
于是芙兰自告奋勇来当“法官”，她掏出一副牌并挑了八张发给大家，来分配游戏角色。抽到A的是杀手，K的是警察，其他牌的则是平民。等八个人都从“法官”手上接到扑克牌知道自己在游戏中的身份之后，大家在路中间停下来站成一圈，“法官”芙兰发出了游戏开始的口令：“天黑请闭眼。”
在场的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包括米亚。
接着听芙兰说道：“请杀手出来杀一个人。”……“杀手请回去。”……“请警察出来指证一个人。”……“警察请回去。”……“天亮了，请大家睁眼。”听到这句口令，大家都睁开眼睛，边继续走边紧张地看着芙兰。
“天亮了，现在出现了第一具尸体……”芙兰边走边看着凯特道，“很遗憾，凯特，你被杀死了，请留遗言。”
“倒霉，第一轮就被干掉了……”凯特悻悻地说道，接着开始了自己的遗言：“我是‘警察’，刚才我们验证了我旁边的杰克是‘杀手’，请大家团结起来，把这个杀手给‘处死’。”
米亚心想：凯特和杰克是一对情侣，凯特这可算是“大义灭亲”了。
毫无疑问，由于凯特的死亡留言，第一轮的投票大家全投给了杰克，而他的“杀手”同伴，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用说也把票投给了他。
芙兰宣布：“第一轮杰克被投死，没有遗言。”杰克无奈地耸了耸肩，亮出自己的牌，确实是张黑桃A。
这样第一轮警察和杀手就都少了一个，还剩下四个平民、一个警察和一个杀手。
“天黑请闭眼。”第二轮开始，米亚和大家一起站定，闭上眼睛。根据规则，刚刚被杀死的两位游戏者也都和平民一样闭上眼睛，和米亚一起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后面的游戏。
同样的程序过后，芙兰宣布大家可以睁开眼睛继续走了。“好了，现在我们又多了一具尸体，第二轮被‘杀手’杀死的是麦伊，请留遗言。”
“我是一个平民……我不知道杀手为什么要杀我……”麦伊其实也是这个游戏的新手，对自己无缘无故地被杀很不高兴，“我没有任何信息……”
“嘿嘿，被杀了不开心啊。”芙兰开玩笑地说道，“那我悄悄告诉你杀死你的是谁吧，待会儿投票的时候你诅咒那个‘杀手’被投死好了。”接着芙兰悄悄在麦伊耳朵边小声说了个人名。
“哼，我就知道那个人是‘杀手’……”麦伊边说边环视大家，但也避免把眼光特意停留在谁身上，以免破坏游戏规则或者引起误会。
“好了，别马后炮了。”芙兰笑着说，“我们继续，大家做第二轮的发言……”
于是还没出局的帕克、科恩、鲍尔和露娜各自发言，每个人都极力表明自己是平民，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正讨论得热烈的时候，麦伊打断大家道：“看前面，我们到了。”前方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一条小路从山脚向上隐没在山上的树丛里。米亚回忆起事先在镇上打听到的信息，知道溶洞就在那座山上。
芙兰朝大家笑道：“从这边上去，这是去溶洞唯一的山路了。接下来的爬山可不轻松，这一局游戏先暂停吧，大家不准透露信息哦，等我们有机会再继续吧。”
“还要接着玩儿啊。”麦伊感到有些没劲。
“嘿，现在才是最关键的时刻呢。”芙兰眨了眨眼睛，“反正刚才大家的发言都没什么营养，我不妨就透露给你们一点无关大局的信息吧。上一轮‘杀手’没有杀对‘警察’，而‘警察’也没有验证对‘杀手’，好戏正要开始呢。”
“嗯，也对。”鲍尔认真地说，“既然开始了一局，我们就要把它认真地玩儿好。”其他人也都点头认同。
“好！那现在就以溶洞为目标，努力爬山吧。”大家都深吸一口气，在芙兰的带领下踏上了上山的小路。
这座天然溶洞位于山上森林的深处，从山脚下没有大路能够通上去，除非有认路的人领着，不然非得迷路不可。走在最前面的芙兰不时地回过头，拍着手给后面的人加油。紧跟在她身后的是身强力壮的科恩，接着是有说有笑的凯特和杰克。麦伊一身肌肉，也是步履轻快。米亚周游世界那么久，爬这么一座山自然不是难事。露娜爬了一半渐渐露出了疲态，只能勉强跟在米亚后面。鲍尔、帕克和杰西卡则明显体力不足，落在后面很快就被拉开了距离，前面的人只好时不时地停下来等他们。
这样到了下午一点，一行人绕过一个小坡后地势渐平，眼前出现了一道深沟，上面有一座看起来很久没有维护过的吊桥。芙兰走到深沟的悬崖边停了下来，指着悬崖上的吊桥对大家说：“好了，经过这座吊桥，天然溶洞就在悬崖对面的丛林里了。”
“我说，这座吊桥不会突然断掉吧……”杰克看着这座有点摇摇欲坠的木制吊桥，不放心地问道。
“放心吧，没事的。”芙兰第一个走了上去，“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就一次过一个人吧。”米亚上前查看这座吊桥，虽然木质表面爬满了藤蔓和苔藓，但依然结实。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扶着桥上的绳索，都安全地走了过去。
“呵呵，过了这个悬崖，仿佛步入了另一个世界啊。”最后一个走过吊桥的科恩，看着脚下无底的深渊，心有余悸地说。
“是啊，在修建这吊桥以前，人们可是要多绕很远的山路才能过来呢。”芙兰对大家介绍道。米亚也在镇上听说了这事，因为来溶洞的路很艰险，所以前来游玩的人并不是很多，会遇到露娜一行人是米亚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过了吊桥又走了大约十来分钟，在穿过一片森林之后，豁然开朗，一弯溪水映入了大家的眼帘。在小溪的旁边有一座山洞，洞口有两人多高，黑漆漆的，看不到有多深。
